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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新闻里说，他们4人来
自全国各地、此前并不熟悉、有一
系列相仿行为，这些细节让我立
即意识到，他们是通过“约死群”
才走到这一步的。挺可惜的。

我关注这个新闻是因为我是
一名提供心理救助的志愿者。
2020 年初，我从网上了解到了

“树洞救援团”，这支公益救援团
的人工智能机器人通过24小时
不间断巡查，找到公域社交平台

“树洞”里有自杀倾向的人，经过
专业培训的志愿者组成团队，对
有轻生念头的人进行有针对性的
心理疏导和救援。我当时就对这
个组织非常好奇，就申请加入这
个组织。我们加入组织并经过了
一系列专业培训之后，正式成为

“树洞救援团”的一员。
一开始，我接触到数位痛苦

到有意轻生的人，其中还有大部
分是十几岁到二十几岁的青少
年。我试着去了解，究竟是什么
样的经历让他们感到痛不欲生
呢？

我尝试加他们的好友。我至
今还记得发给其中一位网友的好
友申请：一个想死的人，一定是遭
遇了让你生不如死的伤心事；每
一个想死的人，都曾经是最认真
的生活，却最终遍体鳞伤不想再
继续下去的人。我是你的同类，
你有什么故事？你有什么心结？
请告诉我，让我们互相温暖……

通过我的申请后，我和他们
会聊到各自的烦恼和痛苦。他们
有人经历了情感失意、家庭暴力、
校园霸凌，也有成年人遭受生意、
婚姻上的挫折……我看到他们经
历之间的共性：他们的原生家庭
均未能给到他们足够支持，平时
缺少可以倾诉、依靠的人，身不由
己地活成一座孤岛。而我做的，
只有倾听，陪伴，安慰，让他们能
信任我们这些志愿者，卸下披在
身上像铠甲般的防线，尽情地诉
说、痛哭、发泄……

在和他们聊天的过程中，我
得知了在QQ、微信等私域聊天平

台中存在一类群，它聚集许多有
轻生念头的人。此外，我们志愿
者中有网警，他透露自己在追踪
骗子、药贩的过程发现，这些人也
会对有寻死念头的人下手，而他
们会通过加入有轻生念头的人组
成的“约死群”找到下手对象。他
以网警和志愿者的双重身份进入
了“约死群”。

在此契机下，我通过我的救
援对象和同伴加入了数个“约死
群”。“约死群”是一种非常可怕的
存在，刚进群的时候就让我感到
震惊。“约死群”里，少的有20人
左右，多的超过100人，群内充斥
着负能量信息。这里，正面情绪
是极不受欢迎的。我们志愿者同
伴只是在负面情绪霸屏时轻轻劝
解了一句就立即被踢出了群聊。
新人打招呼的方式则是自述想要
轻生的理由，我为了取得群友们
的信任也只能自述我记忆中对我
有冲击的事情，不编不造，以此换
得信任。当部分群友的话匣子打
开后，群内话题就会转向，有人控
诉“大家看到的世界是不堪的”

“现实是残酷的”“好像没有一点
希望”。在这类话语之下，群内的
气氛像是被煽动了一样，聊到“约
死”，接着有人会附和。

或许，我们是可以随手举报，
但让平台对一个群采取一封了之
的方法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这
样的群还是会被重新建起来，蛊
惑着迷路的人。为此，我们具备
专业知识的志愿者需要做得更多
一些，潜伏在里面，关注并找到有
需要帮助的人，比如附和“约死”
的人。

我们的志愿者曾关注到好几
起陌生网友“约死”的情况，一般
来说，我们会组成一个救援小组，
讨论出一套方案实施救援。先能
聊天，取得对方信任后，慢慢问出
对方所在的位置，如果正处在危
险之后，我们会及时进行心理方
面的“危机干预”，同时设法能够
联系到他们的家人乃至当地警
方，集合全社会的力量救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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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媛媛是中部地区一所高校的英语教师，在业余时间是
一名心理救助志愿者。4月7日，湖南省张家界市永定区人
民政府发布情况通报，4名外省人员（三男一女）在天门山跳
崖，4人均系自杀，排除刑事案件及其他因素。杨媛媛告诉记
者，4人的行为很像一起“约死”事件。

她曾潜入“约死群”，发现这是一处藏匿黑暗的地方。聊
天内容满载负面情绪，人员构成极度复杂，目的各异，甚至会
有人引导和教唆轻生，令她直言“差点震碎三观”。她建议，
见到“约死群”应该立刻举报。

或是因为群内成员大多和自己学生年龄相仿，杨媛媛在
举报之余，总试图了解成员们产生轻生念头的原因，希望能
从根源上帮助他们找到新的方向。

两年前，在我“卧底”的一个约
死群，我关注到群内有一个女孩小
红（化名），她经常在群里发布“我
想死”这类的话语。但在自揭伤口
之后，群里也没什么人搭理她。我
看见了她的无助和倾诉的欲望，就
加了她QQ好友。

聊天中，我得知她还未成年，
是一名高中生。在她的叙述里，总
是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她的境遇
让我触动，那段时间，我会天天在
聊天窗口里等待她的倾诉。

我了解到，她不太愿意出门，
对学校学习有抵触情绪，留过级；
她觉得自己情商不高，没有办法和
同学正常交往，更没有朋友愿意倾
听她的心声；她难以控制自己的情
绪，有抑郁的症状。她的原生家庭
也给不了她太多支持，在学习方
面，父母对她的教导只有逼迫，她
不想违抗父母的期待，想通过自我
鞭策来让自己成长，可并不奏效，
这使得她在积极和失落之间左右
摇摆，沉溺在痛苦中。

对于小红这类人，要不停回
应、表达对她足够的关注度，才能
慢慢取得她的信任。大约过了半
年，她主动想加我微信好友。对她
而言，微信是一个更加私密的聊天
窗口，我相信这是一个好现象。之
后，我们更经常地聊天，过程中有
几次，她又有了想轻生的念头，并
且已经为自己想好了死亡的方式。

此时，就必须通过一些应急的
救援方法来“劝”她。我们数位志
愿者组了一个群，讨论她有这些念
头的成因、如何陪伴以及紧急救援
方式的细节。

一次和小红聊天时，她问了一
句，“你是不是救援团的？”一开始，
我有点吃惊，但还是大方承认了，
我说“是的”。小红接着告诉我，她
在数次有轻生念头时，都是我站出
来劝导她，几次过后就感觉到我是
来救她的。事后，我回想这个场
景，心里有满足感，我相信，在之前
的很多个时刻，我的同理心是能被
小红感知到的，我也切实地做了一
件有意义的事情。

这之后，小红成为了我的线
人，她会提示我“约死群”的信息，
让我潜入“卧底”，这样就能帮助到
更多的人。

在看了数个“约死群”后，这里
面存在的阴暗面让我感到害怕。
某种程度上，小红一开始不被人关
注反而是幸运的。因为，我在一些

“约死群”中看到，群成员构成极其
复杂。除了有像小红这样有轻生
念头的人以外，有骗财骗色的人，
有售卖剧毒药品的人，甚至还有教
唆、引导自杀方式的人。

进入这个群是要由群主或管
理员审核通过的，那么谁在“经营”
这类群呢？是不是找出这些群主，
就能阻止事态发展？但我的一个
同伴发现，这些建群的群主可能只
是“工具人”，他们会同时建很多类
似的群，接着另有人会以一套专有
话术吸引迷路人进群。而真正起
到教唆和怂恿作用的人可能又是
某个群成员。对于我们这些志愿
者，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及时发现有
轻生念头和行为的人，及时干预，
必要时报警处理。目前，我个人已
经通过微博、QQ等社交平台前后
加了400多位需要帮助的人，会在
自己业余时间尽力关注他们的状
态，时刻准备行动。

当然我们的救援并非每次都
是顺利的，会遇到有去意坚决的
人，也存在无法第一时间获取轻
生者信息，无从及时展开救援的
情况。另外，这类救助并不是一
次性的，受助人可能会有情绪的
波动，这些都是我们救援的难
点。如果没有相关的救援知识和
经验，却遇到了这样的“约死群”，
请广大网友不要犹豫，随手举报，
你们的行为就可能会帮助到一些
迷路的人。

这类救援是漫长的路，我们
需要更多有热情和专业知识的志
愿者加入，需要相关部门对“约死
群”这类现象更有力的监督管理，
也需要来自社会各方面的更多支
持。

（上观新闻）

●讲述人：杨媛媛 职业：高校教师 年龄：40岁

（（新华社新华社））

“约死群”里有迷路的人 受助人成了我的“线人”


